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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一家
人，可我总记得那两个儿子，高
大、帅气，还有他们的眼神：坚
定、忠诚和信赖。

吃还是不吃
“哎呀，我又没什么感觉，

全身上下哪儿都舒坦，身体棒得
很，到医院做啥子嘛？”

“你查下子嘛，天天吃红烧
肉，还冇得病？真冇得病，让你
接到 （接着） 吃。”

吵吵嚷嚷，从走廊传来嘈
杂的人声，是纯正的四川口音，
有男有女。我在办公室听着，心
知准又是孝顺子女担心，押老人
来体检。

果然，迎面走来一个健壮的
老人，面色红润，身板挺直。后
面跟着一群老少女子，带着脸盆
水瓶之类，大有马上要去住院的
架势。老人对我爽朗地一笑，大
手往身后那群女子方向挥了挥，
直接跟我说：“医生，我是中建三
局退休的，你们医院大楼就是我
们 单 位 修 的 。 都 是 我 屋 里 头 的
人 ， 非 说 我 有 病 ， 要 我 住 院 检
查，我身体好得很，能吃能喝，
你跟她们说下，我不住院。”我笑

了起来，这可从何说起。
还没等我开口，后面那帮

女 子 都 开 了 腔 ：“ 你 还 冇 得 病 ？
都查出来了，血压高，血糖高，
血脂高，你就是三高。非要等到
像老孙头那样心肌梗死，直接到
了送火葬场才算有病？”边说边
拿出一份体检报告递给我。

我明白了，老孙头准是老
人的邻居朋友，孩子们怕老人重
蹈覆辙。这种事常见，看病也是
有扎堆效应的，一个女同志查出
来甲状腺瘤，全单位几百个女同
志一星期内都会去检查甲状腺。

看了看体检报告，还真有
问题，血压血糖都高，尤其血脂
高得离谱，估计抽出来的是脂肪
血。我一一指出来给老人看，劝
他：“就当为孩子们着想，你要
真病了也辛苦他们。再彻底检查
下 吧 ， 要 没 问 题 活 得 不 更 踏 实
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老人
得 意 地 笑 ：“ 我 最 爱 吃 红 烧 肉 ，
每 天 都 一 碗 ， 硬 是 好 吃 得 很 。”
我被他说得都馋了起来，一拍桌
子 ， 说 ：“ 行 ， 你 查 了 没 问 题 ，
我陪你吃红烧肉。”

就 这 样 ， 老 人 住 了 进 来 。

那群女子背着老人跟我说：“医
生 ， 我 们 讲 他 不 听 ， 你 多 劝 劝
他，别吃红烧肉。他还喝酒！也
得戒。他听你们医生的。”我点
头应了。

一个病房，三位年纪相仿
的 老 人 ， 那 两 个 都 是 发 了 心 脏
病，等着做冠脉造影检查的。三
人一见如故，聊得不亦乐乎，最
晚进来的这位老人年纪最大，为
老哥。

我 夜 查 房 时 ， 老 人 跟 我
说，要像他俩一样做冠脉造影检
查，彻底排除心脏病。我奇怪，
怎么老人转变得这么快？一般检
查还没出结果呢，造影检查还不
见得要做呢。

只听三位老人你一言，我
一语，互相调侃起来。原来那两
位老人也是平时身体挺好，还不
抽烟不喝酒不吃肥肉，结果发了
心脏病，此时双双都说：老哥你
五毒俱全，不得病才有鬼。老人
给他们一吓，又凡事图痛快，自
己一想也是，索性直奔主题。没
事就好，有事就戒红烧肉。

一般检查结果出来了，确实
患了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

病排除了，颈动脉好几个粥样硬
化斑块，心电图有点小问题。造
影可以不做，老人一听就毛了：
他 们 都 做 就 我 例 外 ， 你 歧 视 我
吗？既然病人坚持，就安排做吧。

于是，某个星期二，我们
科室的造影日，三位老人排队进
了造影室。我没进导管室，就在
办 公 室 等 消 息 。 那 两 位 先 出 来

了，一人安了一根支架，做得不
错，精神抖擞着惦记老哥会安几
根支架。

老人出来了，冠状动脉干
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这事还真
奇了，不说别的，就他每天一碗
油汪汪的红烧肉，脂肪在哪里？
这只能说是先天体质了。

第二天查房，老人眼巴巴
等 我 去 ， 问 我 为 什 么 血 管 没 问
题 。 我 也 摇 头 ， 这 哪 里 说 得 清
楚 ， 笑 着 说 ：“ 他 俩 不 吃 红 烧
肉，一人安了一根支架，你天天
吃红烧肉，居然血管好好的。也
许是红烧肉救了你呢？”大家都
笑了。

老 人 满 眼 希 望 地 望 着 我 ，
问：“那我还可以吃红烧肉吗？”

呃 …… 吃 还 是 不 吃 ， 这 是
一个问题。

老病号
她是老病号了。
最初是她的老伴生病，高

血压和慢性气管炎，到我们医院
住 院 ， 就 认 识 了 ， 那 已 经 是 20
多年前的事了。慢慢地，爹爹的
病越来越多，又发现了糖尿病、
血吸虫肝硬化、消化道溃疡，肾

脏和心脏也不大好，还发作了一
次中风，一年至少要到医院待大
半年，有几年的春节都是在医院
过的，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那时她才五十出头，给爹
爹请了陪护，每天来看看，送点
吃的喝的。每次来都风风火火，
忙进忙出，问病情都是简短的，
总是一句话，“哎呀，我总是把
爹爹交给你们了，该怎么样治就
怎 么 样 治 ， 死 了 不 找 你 们 扯
皮 。” 就 着 急 走 了 。 也 不 能 怪
她，老伴要照顾，家里的树林和
鱼塘也要照应，里里外外就她一
个 人 。 问 她 孩 子 们 呢 ？ 她 就 摆
手。我们也不好多打听。

有好事的同村人悄悄告诉
我 ， 别 看 爹 爹 一 副 老 实 人 模
样 ， 闷 声 不 作 气 ， 年 轻 时 吃 喝
嫖 赌 ， 从 不 管 家 里 ， 多 亏 她 能
干 ， 种 树 苗 、 养 鱼 苗 ， 赚 了
钱 ， 才 把 五 个 儿 子 拉 扯 大 ， 所
以 孩 子 们 不 愿 意 伺 候 爹 爹 ， 钱
还 是 出 ， 人 不 想 管 。 所 幸 孩 子
都有出息，会挣钱。

和她搭伙做生意的男人喜
欢她，要和她在一起，她说要给
孩子们留个爹，不同意。男人不

勉强，也不顾忌，还是一起做生
意伙伴，一直这些年。

大约十年前，一次她来看
爹爹时，突然发了心脏病，我们
紧急处理后通知了子女，才第一
次见到她的五个儿子。那时我们
医院还不能做血管造影检查，建
议转到心脏病医院治疗。果然孝
顺是分人的，五个儿子对爹不闻
不 问 ， 对 她 极 为 上 心 ， 二 话 不
说，转了去，花了几万块，给她
安了支架。回来千恩万谢我们，
说要不是我们处理及时，老娘的
命就没了。以后就一直在我们医
院拿药吃，再也不让她做生意了。

有 时 爹 爹 发 病 来 住 院 了 ，
就给她也办个住院手续，两人住
一间房，顺便疗养一下，五个儿
子放下生意，每天轮流来看护，
媳妇送饭，一日三餐。看着一家
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这 样 又 过 了 五 六 年 ， 一 次
爹 爹 在 家 中 突 然 消 化 道 大 出
血 ， 根 本 来 不 及 送 医 院 ， 就 去
了 。 不 久 ， 跟 她 搭 伙 做 生 意 的
男人也生病去世了。这
些也都是同村的人讲给
我们听的。 16

连连 载载

中国是富于诗意的国度。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
来”。唐宋是一个被诗融化、乳化和熟化了的时代，是
一个充满浪漫充满风度充满华彩的时代，那个时代上
流生活的特质就是充满诗意，只有充满诗意才能算得
上是那个时代的上流生活。那些写诗作词的大咖们
凭借天生诗才，巧思别出，妙语成珠，精灵般游走于魏
阙、江湖和坊肆之间，或登高，或对酌，或宦游，或幽
居，一个个才情萦怀，一个个风流卓绝，忽而间吟风弄
月“赢得青楼薄幸名”，忽而间回嗔作喜“花褪残红青
杏小”，忽而间清平宴乐“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万古愁”。大咖们在诗词这样的短章里汪洋恣肆，纵
情跳跃。诗仙李太白只是轻轻提起一壶将进酒，一个
时代便一座山似地醉倒在历史面前。他们既可以像
李太白那样酒后把“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
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雁归
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的词作题在驿馆的
粉壁上，也可以像白居易那样，虽然孤寂地彳亍在谪
放的路途上，却偏偏要停下苦难的脚步在蓝桥驿的立
柱上附和一下老友元稹的旧题：“蓝桥春雪君归日，秦
岭秋风我去时。每行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还可以像元稹那样在归途中忽然看见白居易的题留，
立马血脉贲张，奋笔写下“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
虎印泥。忽向破檐漏断处，见君诗在柱心题”。

他们的诗意，可以是家仇国恨，可以是借物咏志，
可以是吊古怀远，可以是聊发痴狂，也可以是心灵鸡

汤。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哪怕被尊称为
“诗圣”“诗仙”，骨子里依旧是一个血肉丰满五味杂陈
的人，会空虚，会寂寞，会惆怅，会愤怒，也会六神无
主，也会发呆发萌甚至么么哒。

诗人的生活不等同于诗意的生活，诗人不一定就
一定要过着诗意的生活，即使“诗圣”“诗仙”的生活也
充满了郁郁不得志，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但是他们却
能在艰辛的生活中找到诗意，非常诗意地生活着。在
艰辛的生活中找到诗意并诗意地生活着本身就是诗
意，至少，诗意成就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生命的
路上，他们撒下一粒粒离愁别绪的种子，用一滴滴春
光秋阴般的诗雨浇灌出一片片杨柳岸晓风残月，演绎
出一幕幕良辰美景。

诗意是一种美，只要生活在，诗意就会在。诗意
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激情的抒发和流露，是一种忘乎
困顿忘乎苦痛忘乎一切的精神层面的崇高境界。诗
意也是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只可意会，无法具象，无法
替代，共鸣的体悟也无法传导及他人，如芒在背，如鲠
在喉，所有的感知只有自己知道。诗意相对于物质化
的世界，是一种超越存在的精神符号。

诗意的产生源自于诗意的环境，没有环境对诗意
的启发，就不会有诗意的共鸣。“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泬廖明月夜，淡泊早秋天”，看上去是有字
的诗，悟出来却是无形的画，走进去却又是灵魂的牵
绊。无论诗人描摹的是山林丘壑还是切肤感受，他们
最 先 的 前 提 ，不 是 物 象 是 否 得 真 ，而 是 意 象 是 否 高
雅。这种意象大一统下的物象，又与他们的诗情相结

合，成为他们终生孜孜追求的精神体悟。物象只是表
层，字里行间以及字里行间背后衍生出的种种臆念、
幻相和联想才是诗意。在这种创作思想支配下，物象
的取舍，去留，离合，粗疏还是工致，一直是他们苦苦
琢磨的内容。他们的作品，自标新义，自铸伟辞，自成
瑰宝，自是大雅，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们灵魂、人格、
才情和学养的诗意的升华。

诗意具有高深的文化底蕴和精到的思想韬涵。
譬如一根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四顾何
茫茫，东风摇百草”“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长亭外，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种“草”已经不是“草”，而是
一种文学积淀，是一种心灵感应，这种诗意的“草”早
已超乎现实存在，升华为承载着思乡、怀旧、悲物悯人
情感意义上的一种形而上。

诗意的写草，把一池苍苍的芦苇写出许许多多的
诗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大
师们的解释，没有开花的芦苇谓之“蒹”，刚刚发出嫩
芽的芦苇谓之“葭”。已经有很多年不曾见到过芦苇
了，蒹葭苍苍的物象遥远得比《诗经》还要遥远。芦苇
一片一片地凋敝，一方之水一方一方地干涸，伊人不
再，下海的下海，蛰居的蛰居，傍人的傍人。

诗意正在失落。
于是我们开始质疑牺牲诗意换来的繁华，其性价

比到底有多合理或者到底有多不合理。繁华之后，
诗意不应该只是沉淀在书本里的回忆。我们迫切需
要诗意的复归，需要在繁纷喧嚣的红尘中继续诗意
地栖居。

吴文玺

诗意的失落
散文

顾璜（1856—1927 年），字渔溪，又渔滨、瑜彬，开封
人。他本是江苏昆山人，因避难全家迁至南京。在他
家迁入河南之后，经过两代的努力，就成了汴梁城内有
名的科举家族。到了光绪朝，顾璜及其三弟顾瑗、长子
顾承曾，均为翰林，另外，他的二弟顾珽、四弟顾瓛，以
及他的二子顾准曾、三子顾显曾四人，相继考中举人。
已考中举人的顾准曾，又于光绪二十九年考中进士。
这样，他家就拥有了三位翰林、一位进士和三名举人。
因此，以顾璜为代表的这个中州之家，是科举之家，也
是一个翰林之家。

顾璜的祖父顾逊之，字子巽，是位有学问的秀才，
著有《燕诒堂诗文遗稿》。潘铎是顾逊之的同乡和同
窗，他深知顾逊之学问功底厚重，潘铎担任了河南巡
抚，因而写信并送钱请顾逊之到河南执教。顾逊之应
邀赴汴，却不足一年因病去世，他在临终时留下这样遗
言：“葬吾汴梁郭外，后世子孙其勿离此。”谨遵父命的
顾大成，便留豫入汴籍。

顾大成，字展卿，也是秀才。顾大成在教导子孙时
常说，贫穷是人生难得之境遇，为改变贫困的处境，会
使人坚强、努力。他为儿子们抄书，并以此作为遗产。
他说，你们都不想靠双手劳作求生，日后如何维持生
计？只有用心读书，以求科名。在他的教诲下，顾家的
子孙都能用心读书。

顾璜在少年时期就显露了才华。2004 出版的《开
封市志》记载，顾璜在少年时期曾与南方才子对对子

（对联），一鸣惊人。光绪元年，18岁的顾璜参加河南乡
试，考中第二十九名举人。据《祥符县志》记载，那一年
开封共有 20 人考中举人，其中，顾璜名列第二。次年，

顾璜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第三名进士，再经朝
考，成绩优秀，成庶吉士（又称庶常），开始了在翰林院
的学习生活。当他以新庶常的身份去拜见晚清重臣翁
同龢时，翁同龢称赞他是“美材”。

《翁 同 龢 日 记》中 有 如 下 记 载 ：“ 新 庶 常 顾 璜 来
见，才 19 岁，美材也”。光绪五年，顾璜在翰林院学
习 结 业 ，到 户 部 任 职 。 户 部 是 古 代 的 官 署 ，六 部 之
一，是管理全国赋役户籍的机关。最初，顾璜在户部
的广东司工作。不久，顾璜又“奉旨记名以军机章京
用。”顾璜以户部小官的身份“兼任”军机章京时，工
作出色，使他在户部的职位不断上升。后来，他位列
六部九卿。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的记
载，光绪十一年，兼任军机章京的顾璜，是户部的候补
主事，次年就成为户部主事。不久，数位军机大臣联名
上奏，说顾璜在军机处缮修汉字档案时，担任总校，工
作“颇为详慎”，平日在军机处的工作又“奋勉”，使顾璜
从户部主事升为户部即补员外郎。“即补”，是指遇缺时
补缺提升。顾璜等了一年多，在光绪十四年遇到了缺
额，便升为户部员外郎。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慈禧发下懿旨说，她在

垂帘听政时，“军机章京缮写妥速详慎”，在举行归政典
礼之际，应该给予奖叙。于是，顾璜升为四品衔户部郎
中。光绪十七年考察官员时，顾璜被列为京察一等，奉
旨记名以道府用。顾璜并未任地方官，而升为内阁侍
读学士、太僕寺卿和通政使司的通政使。由于通政使
的职务是政情通达，地位显赫。通政使和六部尚书、左
都御史、大理寺卿并列“九卿”，参议大政。

顾璜是位孝子，他为照顾患肝病的父亲，辞去高官
回汴养亲。那时，他已是二品衔的高官，依然兼任军机
章京。

光绪二十一年，顾璜的门生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
立强学会，在上海设立分会。顾璜是参与上海分会的
24位人士中唯一的河南籍人士。成立强学会和戊戌变
法期间，顾璜的门人弟子纷纷来汴，与其商讨时政。光
绪二十三年，顾璜应河南巡抚刘树堂之聘，任大梁书院
院长。当时，顾璜联络数名达官捐银 1200 两，自捐 300
两，为大梁书院增购新书，又亲自编定《大梁书院藏书
总目》。顾璜于 1927 年去世之后，其后代将他的部分
诗作、信函、对家世的记述，以及为户部起草的文件等，
分为三卷收入《顾渔溪先生遗集》。该书由顾璜的好
友、原河南巡抚陈夔龙写序。

裴元秀

中州翰林——顾璜

文史杂谈

小说家青田耕平和儿子小驰生活在一
起。耕平出道十年，寂寂无名，他的作品从
来没有加印。另一方面，三年前，耕平的妻
子因为不可思议的交通事故而去世。“那真
的是事故吗”，深深困扰着他。尽管如此，他
仍然笔耕不辍，坚守梦想。

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正是你离梦想
最近的时候。

你只需要再站起来一次。
石 田 衣 良 ，日 本 当 代 最 知 名 的 作 家 之

一，第 129 届直木奖得主。在日本文坛，他是
与司马辽太郎、宫部美雪、东野圭吾比肩的
中坚作家。

王敏

《孤独小说家》

新书架

阴历和农历都是传统历法，老
百姓虽然常将阴历和农历等同，但
阴历和农历是有区别的，因为从严
格意义上说农历不应该叫阴历，而
是属于阴阳历。真正的阴历是按
月亮的月相变化来安排的历法，与
一年四季的变化无关。

阴历也被称为“殷历”“夏历”
“太阴历”和“旧历”，在天文学中主
要指单纯根据月亮的月相周期来
安排的历法。以月球绕行地球一
周为一月，即以朔望月作为确定历
月 的 基 础 ，一 年 12 个 月 的 一 种 历
法。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为一个月，
积 12 个月为一年。它完全不考虑
太阳的周年视运动规律，因而阴历
的日期不能显示四季冷暖。这种
历法实用价值太小，现除伊斯兰教
外，已弃置不用。

农历是一种阴阳历，又有“汉
历”“华历”和“国历”等名称，农历
取月相的变化周期即朔望月为月
的长度，参考太阳回归年为年的长
度，通过设置闰月以使平均历年与
回归年相适应。根据农历日期，既
可知道潮汐涨落，又可以大概掌握
四季更替。

农历的节气能够反映四季寒
暑的气温变化，阴历则不能。如平
常 所 说 的“ 清 明 前 后 ，种 瓜 点 豆 ”

“立了秋，冷飕飕”等俗语，说明农
历中的“清明”是播种的季节，气温
回 升 ；“ 立 秋 ”后 早 晚 温 差 变 化 较
大。因此，农历带有阳历的某些特
征，能够用来指导农时，安排作物
轮茬。阴历则只能反映月相变化，
不能反映气温变化，不能用于指导
农时活动。

阴历每月以初一为始，至廿九
或三十为止；农历月份则以二十四
节气划分，如立春为农历生肖年划
分的分界线，立春为农历正月始，
惊蛰为农历二月始等，以此类推。
同时，农历由于选用了恰当的“置
闰”原则，使平均历年长度的近似
值 等 于 回 归 年 的 长 度（365.2422
日）。因而，农历的“年”与阳历的

“年”基本同步，但阴历的“年”只有
12 个阴历月的简单积累，其长度为
29.5×12＝354 天，和阳历“年”之间
有着约 11日的差异。因而，长期积
累后，月份和寒暑往来会出现颠倒
现象。

绿城杂俎

阴历和农历
珮实

晨曦刚从万安山的缺口处露出
一点信息，大红公鸡的喉咙里就冲
出一声长啸——天亮了。狗吠两声
后，是扫帚的唰唰声，扁担担水的吱
吱声，风箱做饭的咕咚声，织布机的
咯噔声……

还有一种声音，轻轻地，持续不
断地响着，吱吜，吱吜，吱吜……

那是我家隔壁门前一盘石碾在
工作。

圆形的大石盘，正中洞中插着
根短棍，棍上系着方框，方框中固定
着石磙，方框边有两个洞，插进一根
长棍，推着长棍，石磙便绕着石盘转
起来。谷子倒在碾盘上，男人推着，
女人手拿小笤帚，把挤到碾边的谷
子扫到里面去。黄澄澄的米粒出来
了，便扫到簸箕里，对着墙簸起来，
谷糠落了一大片。几只鸡飞快地跑
到谷糠中刨几下。

上 午 下 午 ，石 碾 也 常 常 响 起
来。来的往往只有一个女人。长棍
抵在她的肚子上，边推边扫碾。一
个人是累点儿，可 30 斤白谷子电碾
要六毛钱，抵三天工呢。饭前也能
碾好，不耽误孩子和男人回来吃现
成饭。

山北的坡地，不好好长麦子，但
每窝红薯都是一嘟噜一嘟噜的。有
人背了一袋子干红薯片来，一边碾，
一边要用箩筛。接下来的日子，红
薯窝头，红薯面条，红薯饸烙，红薯
花卷，各种各样的主食就会变出来。

偶尔，有人挎着一篮子洗好的
青辣椒来。刷了碾盘，青辣椒碾成
酱，多撒几斤盐，放到罐子里，能当
半年的下饭菜。

有人来推辣椒了，我会飞快地
跑回家告诉奶奶。等人家走后，奶
奶会端出一盆切成小块的红薯，倒
在碾上，推几圈，就变成了淡绿色的
红薯渣，饭时可以吃烙辣饼了。或
者是把磨刷一遍，收获多半盆青绿
色的水，喝咸辣汤了。

这 盘 碾 大 家 公 用 ，主 人 是 谁
呢？有人说是陈姓老祖宗留下来
的，有人说是麦奶家的。麦奶小脚，
不多的白头发挽着一个髻，孤身一
人住着一间土墙瓦屋。据说她是有
儿子的，可惜长到十七八得病死了，
麦爷觉得没活头上了吊。邻居全娃
每天会送来一担水。有时，奶奶包
了扁食，也派我端过去一碗。麦奶
笑着拉拉我的手，从一个瓦罐里抓
出一把枣来，放到我口袋里。

来推石碾的，常去麦奶家借簸
箕一类的用具，送还时，总会送半碗
米一碗红薯面什么的。有时带着用
具，想起麦奶，也送点，麦奶很难为
情，推着不收。后来，人们就不拿用
具了，都去麦奶家借。麦奶每天起
床，必定把碾道和皂角树下打扫得
干干净净。

麦奶后来在一个夜里死去了。
女人们推着碾，还会不时地提到她，
想起她的好处与可怜来。

责任制落实后，头两年，碾盘还
会转转，接下来就只有孩子去陪它
了。再往后有人买了麦奶的这处院
子，皂角树边垒了土墙，把碾圈到了
家里，石碾就被人遗忘了。再后来，
这家人也搬走了，土房子，土墙壁在
风雨中都化为了泥土，石碾埋在了
泥土之下。

前两天回老家，站在门口，看碾
盘所在的地方只是一个隆起的土
堆，土堆上荒草一片，半个碾磙露在
草 间 ，似 乎 那 一 段 时 光 不 曾 存 在
过。只有那棵黑粗的皂角树，依旧
绿意葱茏，风来，一地绿荫中光斑轻
轻摇晃。

陈爱松

石碾

散文

山溪（钢笔画） 梁尔谷

雪霁 赵文元


